
1

新疆民族文化与地域性出版资源

贺灵

新疆民族文化是新疆地域文化的核心，也是西域文化、丝绸之路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域文化之所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方性特色，就是因为有各民族各

具特色的文化作为其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 50 余年来，新疆民族文化始终成为新疆地域

性出版资源的核心，支撑着新疆出版业尤其是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回顾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经营历史，该社之所以能够形成自己出版物的品牌体系、优秀

作者队伍、稳定的读者群以及自己的出版文化，如果没有民族文化这一出版立足点是不可

能实现的。以此而论，新疆民族文化是新疆地域性出版资源的最重要来源，新疆出版业离

不开新疆民族文化；新疆的出版业尤其是新疆“人民社”应不折不扣地立足于本区地域性

出版资源，为弘扬新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其先进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

民族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指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指民族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本文所指

民族文化为广义之文化概念。而且本文引以讨论的新疆民族文化，从时空概念上包含新疆

远古及古代氏族部落及部族文化、近代和现代民族文化以及广义西域范围内的民族文化。

古称“西域”的新疆，自汉代归入祖国版图已有 2000 多年的文化发展史。西域（新

疆）版图最盛时还包括今中亚大部分地区，直至 19 世纪中叶还包括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

南大部分地区，1864 年新疆农民起义前后，沙俄才以各种卑劣手段侵吞了这些地区，1884

年新疆建省前后新疆目前的版图范围最终形成。所以阐述新疆各民族及先祖远古至近代的

文化及其表现形式，应以西域（广义和狭义之间）的地域概念为着眼点，否则，许多民族

的古代文化会被割断，或者表现为无源之水。新疆（西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

及所处的地理位置，自古孕育了狩猎文化、草原游牧文化、绿洲农耕文化、手工业文化和

商业文化等。狩猎文化是古代民族在处于原始氏族状态下为了生存而采取的谋食方式而形

成的文化形态。在我国东北地区，个别民族因谋生环境和生产方式始终未起变化，因而直

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其狩猎文化形式一直得以保持。但对新疆民族来讲，这种整体民族

的纯粹文化形态早已不复存在，而是以依稀可辨的文化痕迹在个别民族的文化摇篮里有所

表现，使这些民族的文化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趣味性，也使新疆民族的整体文化呈现出人

类文化发展的完整性和阶段性的一面。草原游牧文化是目前新疆民族文化构成中较重要的

文化形态之一，其发展演变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并一直为国内外所关注。目前，在新

疆民族中，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数个民族比较完整地保存着这一文化形态，塔吉克、

维吾尔等民族也部分地保持着游牧文化中不甚完整的成分。新疆的草原游牧文化根基较深。

从新疆地域文化构成看，天山北麓在汉代至清末是比较典型的游牧文化区域，许多游牧氏

族部落、部族和民族 2000 多年来先后在此游牧和生息，遗留了较深的文化痕迹，尤以伊

犁河流域的更为明显。新疆的绿洲农耕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具有一定的与内地农耕

文化不同的特色。该类型文化主要分布于天山南麓以及新疆东部地区，自清末始，在伊犁

河流域也开始兴起。农耕文化是比游牧文化比较进步的文化形态，它又催生了城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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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佛教等人为宗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并为工业文明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手工业

文化是随农耕文化的发展和城镇文明的提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手工业文化的高度发展

使近代工业文明的出现有了基础。商业文化是社会生产及其产品发展和丰富的体现，它带

动了不同地区民族的相互流动，促进了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在西域，随着农耕文

明和商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丝绸之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使西域成为中西文化的交

汇之点。史至清乾隆年间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天山南北之后，新疆的民族文化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汉、满、回、哈萨克、察哈尔蒙古及土尔扈特蒙古、锡伯、达斡尔、鄂温克、

俄罗斯等民族陆续迁入新疆，而且，世居天山南麓的维吾尔族农民也开始陆续往天山北麓

的伊犁等地迁移，至清末民初，新疆各民族杂居共处的分布局面已基本形成，各民族的文

化形态最终定型，并开始向现代文化形态转变。

新疆民族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民族地域文化概念。其古代文化包括氏族部落文化和部

族文化；而其近代以后的文化则包括以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塔吉克、

乌孜别克、塔塔尔、锡伯、满、达斡尔、俄罗斯等民族的文化，其内容涵盖各民族哲学、

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科学、教育、体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

医药卫生等。

新疆的少数民族在民国以前有的处在氏族社会后期的文化形态，有的处在农奴制状态，

有的处于封建制度，都未接触近代工业文明，经济文化极为落后，人们基本处于愚昧状态，

因而他们的传统文化均表现出脆弱的一面，也就是说其文化经不起现代文明的冲击，随着

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其传统文化的更新速度已越来越快。这就为本区民族出

版业提出了一个急迫的任务：加快抢救和整理民族传统文化，为弘扬其优秀文化，发展其

先进文化多作贡献。

二

新疆地域性出版资源是依托本地区特殊的人文历史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形成的。

其内涵丰富，表现千姿百态，并各具特色。笔者在有关著述中曾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认

为新疆地域性（或称区域性）文化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新疆文化的地

域性特点就是其民族性特点。根据文化学家的界定，新疆（西域）民族文化中不可排除自

汉代至清末民初逐步形成的“西域汉文化”成分。虽然西域（新疆）汉文化起源于中原文

化，但它在西域 2000 多年时间的演变、发展甚至变异过程中已经基本西域化，成为既有

中原文化共性，又有西域特色的个性化的一个文化单元，并基本以屯垦文化的特点表现于

世。西域（新疆）传统民族文化中若将西域汉文化排除在外，其概念将不会完整。有了汉

文化的内容，才能使新疆地域性出版资源的概念得以完整。

新疆民族文化起源、发展、演进及基本定型的过程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从社会形

态发展阶段看，其间经历了氏族部落文化、部族文化和民族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由于西域

在地理上自古成为中西交界之点，使中西各种文化形态在此不断地相互引进、输出、回授、

融合，并滋生新的成分，成了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和“中转站”。（一）各种宗教以其不同的

文化烙印在此留下了各自相异的文化痕迹，例如 ，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道教、

景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它们传入西域以后，适应西域人文和自

然地理环境特点，各自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本土化和民族化过程，使其呈现出与别处既有

共性，又有区域性的“西域宗教文化”特色。它们是新疆地域性出版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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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0 多年来在西域曾先后有几十个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从事游猎、游牧、耕种、

手工业和商业等活动，并留下了各自程度不同的文化遗迹。其中在此流行的文字就有近 20

种，如突厥文、窣利文（亦称粟特文）、焉耆—龟兹文、回鹘式蒙古文、满文以及维吾尔文、

汉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蒙古文、藏文、俄文、锡伯文等。它们都曾以不同形态在

西域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而与这些文字相应的古代和近代化的民族语言

也有十余种之多，其语属语种有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有汉

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和汉语族，还有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和斯拉夫语族，以这些语言文字遗

留的古籍文献以及手抄本，目前均已成为新疆地域性出版资源的重要内容之一。（三）西域

自古以来各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先后创造的其他非物质文化，如各种制度文化、思想文

化、文学艺术、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地名文化、医药文化、教育、体育及其他文化事象

等，也成为新疆地域性出版资源的有效利用成分。（四）自从“丝绸之路”的文化概念提出

之后，学术界和文化界将此概念的内涵不断进行扩充和完善，不断扩大其外延，使其逐步

成为西域独有的非物质文化资源。虽然其涵盖的内容与上述文化内容具有一定的交叉和同

根性，但由于人们对此文化的视角及探讨方法不同，以及丝绸之路文化又是中西文化交流

的象征，使之成为新疆区域性文化的一个单元而被中外人士所关注。这也是新疆地域性出

版资源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对出版资源而言，民族文化的外延还可以再长，例如民族

的所有物质文化形式、民族地区的名胜古迹等均可以成为地域性出版资源的组成部分。

新疆民族文化是不同时代的产物。由于新疆各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所处的社会发展

阶段各有差异，所以，在新疆民族文化构成中，既有氏族社会文化成分，又有农奴制和封

建社会文化成分；既有积极向上和先进文化的成分，又有落后文化的成分；但大量则表现

为中性（既不先进又不落后）成分。根据文化学原理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文化是随着民族

的发展而优胜（剩）劣汰或变异和更新。故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很多文化因素也已消失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可以肯定，延续至今的不少文化事象还会不断消失，而且其消失速度

将会愈来愈快，消失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是，无论是民族文化中已消失的部分，也无论

是什么形态的文化，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都应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记录下

来。这就是边疆出版机构尤其是“人民社”的社会职责所在，即以保存、弘扬和发展当地

民族文化为出书方向，将其作为主要出版资源加以利用。

回顾我区的出版经营历史，各出版机构基本都以我区各民族文化为地域性出版资源而

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尤其是成立时间最长、出书品种最丰富、发

行数量最多的新疆人民出版社，在发掘和利用上述地域性出版资源方面可谓独占鳌头和富

具实践经验，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并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物品牌体系、优秀作者队伍和

编辑队伍、稳定的读者群以及自己的出版文化。这里所说的“品牌体系”，就是该社 50 余

年来依托新疆民族文化这一区域性出版资源形成的各门类出版物品牌体系，其中有民族史

系列和地方史系列、语言文字系列、宗教文化系列、民俗文化系列、民族历史和文化资料

系列、地理文化系列、丝绸之路文化系列、区域探险系列、文学艺术系列、文化教育系列

等；读物形式有专著、文集、资料集、工具书、志书等，其中还包括一定数量的译自英、

俄、日、阿拉伯等文字的著述；文种包括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和锡伯六

种文字；品种达两千余种（包括一般知识性读物）。50 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

些读物以其知识性、学术性、文化积累性价值不断吸引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诸多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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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产生了“人民社”不同凡响的文化效应，在社会和读者群中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

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换过程中，

本社的“含金量”和编辑队伍及管理层的素质有所下降，“人民社”的品牌效应有所变弱，

其文化形象在广大作者队伍、读者群和书刊界有所污损，但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厚实文化根

基和长效性品牌形象依然存在，不同层次的作者队伍和读者群以及社会各界对本社依然寄

予厚望、给予信任，使本社在总结经验教训、继承自己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正在力求重塑

形象 ，提升文化品位，力求继续发挥在新疆出版界的“龙头”作用，尤其是 2004 年党和

国家将“人民社”确定为事业性质的出版机构并大致确定其出书方向之后，从政策理念上

给新疆人民出版社调整出书结构、转变观念、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地位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新疆“人民社”之所以在近 10 年来逐步出现有损形象的种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迫于全

国性大环境和本身沉重经济压力而逐步放弃了本区地域性出版资源的继续发掘和有效利

用，走了无奈的弯路，吃了忽视“主业”之亏。加上自治区财政对本社出版补贴形式的改

变以及补贴资金实际上的减少，使本社愈益向不当出版形式上滑去。其结果，不但损伤了

本社的文化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给我区民族文化及人文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这是本社出版史上的一个教训，应很好记取。新疆地域性出版资源是共有资源，各家出版

机构均可以平等利用。但是，长期以来新疆“人民社”在作者队伍和读者群中树立的文化

品位和形象，以及扎实的编辑队伍，使其在发掘和整理我区传统文化和民族优秀文化，推

动和发展我区人文科学理论，以及为我区“两个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本社在今后的出版经营活动中，在发掘和利用地域性出版资源上多下功夫，力求将

以往的损失补回来。这也是党和国家对“事业”性“人民社”的期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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